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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哪里，就爱哪里

我在天津唱爵士

口述 姜心韵 采写 徐雪霏

和姜心韵见面是在一个明媚的

午后，她选了一家咖啡馆，黑白相间

的色调搭配法式复古装潢，别有一番

情调。她说她喜欢一切充满艺术气

息的事物，这能让她的内心变得充

盈。今年47岁的她，保持着姣好的面

容、完美的体态，成熟优雅、万种风情

这些词用来形容她丝毫也不过分。

姜心韵生在上海，凭借天赋和热

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音乐这条路。

2011年，她遇到人生的伯乐，来到天

津，成为利顺德大饭店海维林酒吧的

驻唱歌手，一唱13年。如今，她转换

角色，从歌手变为活动策划人，推动

多元文化的整合，她想为天津多干点

事，因为这里是她第二个家。

14岁在黄河路首次登台

痴迷爵士乐走入利顺德

1977年，我出生在上海。母亲是
会计师、父亲是电工、哥哥是同济大
学建筑系的高才生。一家人都是踏
实严谨的性格，唯有我，好像有点另
类，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音乐恰恰
给了我这样的途径。

14岁那年，我第一次站上舞台。
那时候上海黄河路一带灯红酒绿，电
视剧《繁花》里的场景，就是对那个时

期上海生活真实的写照。和黄河路
的繁华不同，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
靠边的工业区，没有高楼大厦，却宁
静舒适。我白天上学，晚上乘公交车
去黄河路，看着窗外变幻的街景，感
觉仿佛乘时光列车来到另一个世界，
一个虚幻到有些不真实的世界。

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
音乐的影响，我那时翻唱粤语歌，但
和我理想中的音乐表达仍有一定差
距。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导游，天南
地北到处跑，以为能实现我对自由的
追求，但现实的落差感还是让我选择
回到音乐这条道路上。

2003年，我和一支乐队去澳门，
在大酒店当驻场歌手，签了两年合
约，但因为身体原因，我提前回了上
海。这时我发现，上海的演艺环境发
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上海新天地的出
现，酒吧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浓。

新的舞台需要新的音乐。当时
的酒吧，欧美流行音乐已成主流，我
恶补英语口语和声乐，所有精力都用
在音乐上，但也觉得难以实现个人价
值。直到2004年，我在一家酒店看到
一位爵士歌手的演出，她站在舞台
上，旁边只有一架钢琴做伴奏，独特
的嗓音伴随着优雅的乐曲直抵人
心。这种音乐的感染力，仿佛一下子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我找那位歌手
要来她的歌单，一首一首地听，无法
自拔地爱上了爵士乐。我不是科班
出身，想唱好爵士乐很难，但我仍满
怀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

2011年，我在重庆一家酒店做驻
唱歌手，偶遇天津利顺德大饭店的总
经理李立仁先生。他非常喜欢我的表
演，提出一个设想，让我来利顺德，建
立属于我们的海维林酒吧。

说实话，我的内心是拒绝的，我

从没去过天津，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
概念，也不知道利顺德是怎样的一家
酒店。但李立仁先生给了我足够的信
任，让我觉得或许应该试一试。

第一次踏入利顺德，穿过新楼与
老楼之间的回廊，推开那扇古朴典雅
的木质旋转门，古典的韵味扑面而来，
奢华的装饰、柔和的灯光、木质的楼
梯，一切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里曾发
生过的传奇故事。那个瞬间，我觉得
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舞台，我决定
留下来，这一留就是13年。

与观众共同营造氛围感

带来更丰富的演出形式

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从进入利顺德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
己当成了利顺德海维林的一张名片。
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要求自己必须
有仪式感，穿有年代感的服装，做复古
造型，希望让每一位来到海维林的客
人都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可能也
是因为我骨子里保持着上海女人的格
调。母亲从小教育我，无论在物质上
是否富足，上海女人只要走出家门，就
要有仪式感，无论任何场合，都要受人
尊重，这才是真正的上海女人。

我在这里演出的第一周，就遇到
了非常特别的客人。那是几位上了年
纪的老人，着装非常讲究，后来我才
知道他们是华侨，在这里举办小型聚
会。他们坐在那聊天，还随着我的歌
声舞蹈。那一刻我觉得，在这个空间
里不只是我，每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
生活、享受当下，这种氛围感是我一
直梦寐以求的。

我不喜欢一成不变，因此除了日
常演出，还会自发地为海维林举办主
题活动。我觉得利用这个平台来传
播文化和艺术是最有腔调的，它代表

天津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我想把更多
的演出形式带到这个舞台上。

这些年我为海维林付出了很多心
血，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带有私密性
甚至神秘感的空间，所以我没在任何平
台进行宣传。这里虽然面积不大，却吸
引了不少客人，几乎每晚都会客满，我
也见证了许多人的爱情在这里生根发
芽，留下美好回忆。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一帆风
顺。新冠疫情期间，我没有任何收入，
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不知何去何从。
很多人劝我再去酒吧唱歌，但我不甘心
走回头路，不想把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
自我毁掉。我静下心来思考，觉得是时
候作出改变了。我逐渐把自己的心打
开，我在想，如果我有能力把这个行业
的各种力量集中起来，大家齐心协力，
是不是可以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我慢慢接触各个领域的团体，认识
新朋友，挖掘资源。在酒店的这些年，
我清晰地了解了它的经营脉络，我觉
得，酒店不仅能提供场地，也可以作为
一个平台，吸收更多的艺术文化形式，
打造文化品牌。我和跟随我多年、我最
好的助手、钢琴师杜林芸一起有意识地
做这件事，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最
佳效果，但似乎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推
动着我们前行。

在海河边开启津门乐宴

期待第二故乡越来越好

今年5月，我们和天津瑞吉金融街
酒店合作，以海河为背景，上演了一场
名为“津门乐宴”的主题活动。整场演
出的策划都是由我和杜林芸两人来做，
包括现场布置、演员调配、舞美设计、后
期拍摄等。我们没收取任何费用，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以此为契机，进行一次
大胆的尝试，如果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
有朋友问我，这么做的意义是什

么？我总会用李立仁先生说过的一句话
来回答。我曾问李先生：“您去过那么多
城市，最爱哪里？”他说：“人在哪里，就爱
哪里。”天津是我生活了13年的城市，是
我的第二故乡，我生活在这里，就要发自
内心地爱这里，我希望为它做些什么。

今年年初，杜林芸提出为我打造一
个自媒体账号。这个想法我很早就有
了，但一直没机会，我们一拍即合，邀请
专业摄影师“城记阿虎”合作，在抖音平
台和微信视频开设了“百代心韵”账号。

一开始我们的内容以我的演唱视频
为主，后来我们想，如果把这个账号作为
天津和上海两地文化沟通的桥梁，让我
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讲述在天津生活
的真实感受，是不是会更有说服力？

这些年我被问过最多的问题就是，
天津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给了你哪些不一
样的感觉？我个人认为：上海可以满足
所有的物质需求，可以接触到想要的一
切；而天津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城市，人
与人之间紧密联结，让我有了家的感
觉。有朋友对我说，你说话竟是“津普”！

我们的自媒体账号达到了意想不到
的效果。走在路上，我常被人认出来，这
是我在天津演出多年都没有过的体验，
或许这就是自媒体的神奇之处。我从没
想过把自己包装成“网红”，但我希望让
上海和天津两地更多的人认识我、关注
我，了解我现在究竟想要做什么。

今年10月底，我离开利顺德，离开
了与我相伴13年的舞台。虽然不舍，但
没有遗憾。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好的
年华，演唱了无数我深爱的歌曲，对我来
说，这已经足够了。但我不会离开天津，
在我看来，天津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包罗
万象，它像一张白纸，无论画上什么，都
会精彩。我愿意把自己的热情奉献给这
座城市，让我的第二个家越来越好。

讲述

莫砺锋的人生经历过很多次转折，从外语

到中文，从学院象牙塔到电视屏幕，从专业研

究到大众普及，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外力推动

的结果。他引用南北朝时期哲学家范缜所说

“随风飘落的花瓣”来表述自己的人生命运：

“树上的花瓣被风吹落下来，飘落的方向不是

花瓣决定的，而是风决定的。”

他是新中国首位文学博士，是优秀的学

人、学者，从他的人生当中，可以折射出我们国

家文化发展、时代进步的印记。他读书时的奋

进，面对困难时的顽强，面对名利时的淡泊，对

今天的我们来讲，有着很深的启发意义。

插队时开始大量读书

背过800首杜甫的诗

莫砺锋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他的父亲
来自河南农村，初中读了一年多，遇日寇侵华，
辍学当兵，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地方供销社工
作。父亲给他起“砺锋”这个名字，希望他不露
锋芒。莫砺锋记得，在童年时，全家人共读《唐
诗三百首》，夏日夜晚小河边，兄弟姐妹与父亲
比赛背诗，兴致盎然。

1962年上初中二年级，莫砺锋代表学校参
加县里的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结果作
文落选，数学以满分获得第一名。初中毕业，
他考入闻名遐迩的苏州高级中学，立志当科学
家、工程师。高考志愿，他填报了清华大学电
机工程、数学力学和自动化控制。但高考招生
暂停，他也只好去太仓县璜泾公社（今太仓市
璜泾镇）插队落户。

那段青春岁月，莫砺锋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他没有忘记读书，带了数学、物理的课本，
发现理工科自学难度太大，于是转向读文科
书。但也并不是能一直看书，因为江南农村精
耕细作，每天下地的时间很长，另外，村里没有
通电，靠煤油灯照亮，每户每月供应一斤煤油，
一个星期就点完了，所以大多数日子天黑后就
要睡觉。下大雨下不了地，以及春节前后地里
没活儿的时候，他才看书。什么书都读，马列
著作、中外小说、古籍史料、诗词古文，甚至《新
名词辞典》《气象学教程》，只要能找到的书，都
读得津津有味。

读了一段时间后，莫砺锋慢慢将视野集中
在古典文学方面，因为这类书耐读。“小说读一
两遍就读完了，而《古文观止》《左传选》《唐诗
三百首》《宋词选》这类书，读十遍、读百遍都不
嫌多，因为需要反反复复地阅读、咀嚼，经常会
有新的体会。”由于读这些书的次数多了，书中

的很多精彩内容，自然而然达到了能背诵的程
度。夜里躺在炕上，黑灯瞎火中，他就一点一
滴地复习、消化白天背诵的文章、诗词。《孙子
兵法》《离骚》他可以从头背到尾，杜甫的诗，他
背诵过800首。

他记得在1973年秋天，有一次刮大风，他
住的房子屋顶被刮破了。深夜，他缩进被窝，
看着破屋顶外满天的星斗，心里难受，突然想
起一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那一刻，他体会到了
杜甫写这首诗时的感受，人也变得兴奋起来。

1974年，莫砺锋把能借到的中文书全读完
了。此时他认识了一位返乡务农的中学教师，
有不少外文书，其中有一本英文版《世界短篇
小说名著》。“书厚如砖，字小如蚁，极其耐读。”
莫砺锋如获至宝，一边查词典一边读，不经意
间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

从硕士一路读到博士

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

1975 年，莫砺锋转到安徽省泗县插队。
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安徽大学，在外语系
英语专业就读。大二第一学期，可以提前考
研，同学觉得他成绩不错，建议他去试试。他
本来不想考，但听说研究生每个月有35元助学
金，这让囊中羞涩的他怦然心动。但他很快发
现，各校英美文学专业的考试科目都有第二外
语——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而安徽大学外
语系要到三年级才开设第二外语。莫砺锋没
办法，随手翻开招生简章，看到了南京大学中
文系的古代文学学科，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
究，他想：“我在农村背了几千首古诗，也许可
以考一考，试试看。”

考试很顺利，莫砺锋成为程千帆先生唐宋
诗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出生于1913年的程
千帆，是著名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在校雠
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均有
杰出成就。他在花甲之年重返讲台，格外珍惜
机会，对知识传授怀有满腔热情。不过，此时
的莫砺锋在农村生活多年、又是从英语专业转
考到中文系的学生，对这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名
家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那个时候，国内的研究生教育不分硕士、
博士，统称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南京大学时
任校长匡亚明鼓励学生们：“国家马上要制定
《学位条例》了，以后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你
们要努力，争取成为第一批硕士、第一批博
士。”莫砺锋和同学们当时也懵懵懂懂，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于1980

年 2月 12日，并于1981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中国第一批博士
生导师名单，程千帆教授是其中一员。

莫砺锋硕士毕业后，继续跟随导师攻读博
士学位。程千帆教授为他制定了严格的学习
计划，还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先生
担任学术助手，指导莫砺锋研读典籍。“有点儿
像手艺人带徒弟，四个老师带我一个学生。”莫
砺锋回忆，自己按照要求规规矩矩地读书，得
到了程先生手把手的学问真传，老师的高贵品

格也给莫砺锋的一生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1984年10月22日，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报

告厅，钱仲联、程千帆、唐圭璋、徐中玉等古代
文学大学者和300多位师生见证了一场博士学
位论文答辩。唯一答辩人就是莫砺锋，论文题
目是《江西诗派研究》。答辩通过后，莫砺锋成
为新中国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也是文学学科
的第一位博士。这一年他35岁。他毕业以后，
南京大学中文系才招收了第二个博士生。

面对“第一个文学博士”的美誉，莫砺锋觉
得，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只不过自己答辩
的时间恰好比较早，有很大的偶然性。“学位制
源于西方，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已经准备开
展学位教育了，假如不是日本侵华，说不定我
们的硕士、博士在那个时候就诞生了。”但他也
说，“我们成为博士的意义在于，博士的出现，
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了正轨。”

博士毕业后，莫砺锋留在南京大学任教。
在他后来的教学生涯中，也一直在传承程千帆
先生的教学方法和精神，他说：“程先生怎么教
我们的，我也这样去教我的学生，当然了，最关
键的一点就是认真。有的老先生主要是著书
立说，而程先生则把教学放在了第一位。我觉
得这很重要，所以我也不能亏待我的学生们，
要认认真真地教他们。”

74岁告别大学讲台

继续普及唐宋诗词

进入网络时代，莫砺锋既遵循着传统，但
也绝不古板。2018年，因为总打不到车，他买
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在那之前，他没有手
机，“我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或者教室，要不就
是在家里，手机的用处并不大。”买了手机之
后，他还请学生到家里来为自己“面授一课”，
主要是想学会用手机打车和扫二维码付费。

还有一件趣事。有一次他给古代文学专
业的博士生上选修课，两名坐在前排的学生总
是低头摆弄手机，莫砺锋严肃地批评了他们。
但课间休息时他了解了情况，原来那两名学生
是在用手机查看课件。再上课时，他便当众向
两名学生道歉，承认自己错怪了他们。

莫砺锋是象牙塔里的一流学者，也是走向
大众的“师者”。2004年，他出任南京大学中文
系主任，工作更忙了，不方便专心写论文，他就
用零碎的时间写随笔。他写了一本《莫砺锋诗
话》，谈古典诗词与现代人的关系。出版后反
响很好，好多读者给他写信，谈读过之后的体
会。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的两位编导登门
拜访，请莫砺锋讲唐诗。他根据讲稿整理出版
了《莫砺锋说唐诗》，印数达10万册。后来他又
到《百家讲坛》讲白居易，讲稿的内容也结集成
书，印数仍是10万册。

从那时起，莫砺锋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普
及工作上，常去各高校、图书馆做公益性诗歌
讲座。他认为，在当今社会，诗歌是人们精神
上的清凉剂、桃花源。“陶渊明说过，‘心远地自
偏’，远和近，在人的内心里应该是一样的，这
是一种生活意境，是一种稳定的情绪。古代诗
人为我们构建了永远的精神家园。”

莫砺锋的学术生涯从未离开唐宋文学领

域。对此，他谦虚地说：“我的才能和悟性都有限，
假如研究的范围太宽，肯定哪一样也做不好。唐
宋时期的文学丰富博大，一个人哪怕是用一辈子
的时间，也研究不透。”他最大的心愿，是做一个站
在唐诗宋词“仙山秘境”入口处，向游客指点入山
之路，解说沿途风景的导游，告诉大家，哪里别有
风味，哪里曲径通幽。

2023年5月，74岁的莫砺锋宣布告别讲台，但
仍愿意发挥余热，尽己所能去普及唐诗宋词，为大
众读者做讲解。他说：“我告别了南京大学教室里
的小讲台，会走向社会这个更大的讲台。”2024
年，莫砺锋出版新书《莫砺锋演讲录》，内容是他在
全国各地普及古典诗词所作的34篇演讲的结集。

随着普及工作的深入，莫砺锋意识到，古
代典籍流传至今，不仅仅是专供学者研究的，而更
应该让大家去阅读、学习，获得精神上的滋养。他
说：“纯学术是我们的使命，普及工作也是我们的
责任，两者不可偏废。‘板凳不厌十年冷’，这是学
者正确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目光也必须穿
透学术象牙塔的阻隔，进入社会、接触大众。应该
拿出时间、精力去从事普及工作，编写普及读物，
将经典名著引入千家万户，让大众认识到传统文
化的光辉灿烂，产生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兴趣。”

几十年与文科深入打交道的莫砺锋，深刻体
会到文科存在的价值，他总结说：“社会生活有一
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去分配生活资料，马克思
把它比喻为分食一碗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
罗尔斯更形象地将其比作分蛋糕——理工科的学
者从事的工作是制造出更大、更好的蛋糕，社会科
学的学者要制订出更加公正、合理的分蛋糕规则，
人文科学的学者要为大家制造精神的蛋糕。一个
高度文明的社会，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为人类福祉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
明为之灌注精神内涵。”

问：您曾说过，苏东坡给您带来的影响

特别大，体现在哪些方面？

莫砺锋：很多人钦佩苏东坡的旷达，我
觉得，刚被贬到黄州时，苏东坡的心情肯定
是委屈的、苦闷的，他将自己比喻成秋天夜
晚的孤雁。但此时的东坡是坚韧的，这段
时间，他的生命焕发出特别的光彩，艺术境
界有了巨大的提升。在苏东坡身上，我看
到了一个人在逆境中如何自救、实现自我
价值的可能性。这也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经
历。插队时，我长年务农，是种植水稻的一
把好手，从插秧到割稻，全都是内行。所以
当我读到苏东坡在黄州开荒种地时，恨不
得立即穿越，回到北宋黄州去。那时我插
队的地方处于长江下游，和苏东坡所在的
黄州是一个纬度，水稻栽培技术也是一样
的，似乎有一种冥冥中的契合。

问：您喜欢苏东坡的哪些诗词？

莫砺锋：我特别喜欢《定风波》：“莫听
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
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都
是普通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很难做到全程
一帆风顺，某个时刻一定会遇到困难。当
你暂时处于低谷或者逆境时，怎么应对？
我认为，东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他的
天才和文学成就，我们普通人很难匹敌，但
他的人生态度，我们可以学习。

问：当今时代，青少年阅读古典诗词有

哪些益处？

莫砺锋：逻辑的论证、理论的推导，一
时间还难以进入小孩子的内心，但
是，阅读古诗，让孩子们感知鲜
活的生活情景，发现优美的
意境，这个过程就像“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的春夜好雨，种种启迪，
种种熏陶，都会不知不
觉地沁人心脾。读诗最
终目的是读人，阅读古
典诗词的最高境界，是透
过文字走近诗人的内心世
界。等到孩子读的作品逐渐

增多，他就会认识那些大诗人，了
解他们一流的人品。让孩子从小与这些大
诗人结为可以推心置腹的“好友”，难道不
是父母求之不得的好事吗？会对孩子产生
长远的文化辐射作用。

问：对成年人来说，古诗词最大的意义

是什么？

莫砺锋：古典诗词对现代读者的益处，
不仅仅体现在掌握汉语汉字的文字、音韵
之美，更体现在对读者人格的熏陶方面。
经典的古诗词，会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深
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深刻地影响着
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与审美旨趣，有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诸如爱祖国、爱自然、重亲
情、重友情、提倡奉献、崇尚高雅、拒绝庸俗
等，这些价值取向，在古典诗词中都得到了
充分、生动的体现。另外，当今社会竞争激
烈，节奏快，人们的精神压力都比较大，有
些人甚至焦虑、失眠、抑郁，古典诗词可以
成为一种稳定的治愈内心的力量。

莫砺锋访谈
古典诗词中包含
一种治愈的力量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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